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茆 智 农田水利专家 。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
２０ 日出生 ，江苏省南京市人 。 １９５３ 年毕业于华
东水利学院 。 武汉大学教授 。 长期致力于水
稻 、小麦 、玉米 、橡胶等农作物灌溉技术的理论
与方法研究 ，在非充分灌溉 、灌溉预报和田间节
水等方面作出了重大成绩 。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
二等奖 ，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，水利部科技
进步奖二等奖 ２ 项 ，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，
以及由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颁发的 ２０００ 年国
际农业节水技术杰出成就奖 。 出版专著 ４ 部 ，
发表论文 ４４ 篇 。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
院士 。

启蒙与成长

我出生于江苏省江浦县（今南京市浦口区）
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。 祖父创办了全县第一所新
式教育的门馆 ，并任江浦县第一任教育局长 。
父亲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毕业于东南大学（中华
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前身）理科数学专业 ，直到
８０ 年代 ，他终身在中学和大学任教 。 受家庭影
响 ，我自幼认为自己应该努力学习 、奋发上进 ，
作有学问和道德高尚的人 。 在小学 、初中阶段 ，
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，为躲避日本侵略军 ，举家逃
难 ，辗转于江苏 、湖北 、湖南 、贵州 ，最后落脚于
四川 ，历经辛劳艰苦 。 我有多位亲友死于日寇
轰炸与屠杀 ，自己全家有一次险些在轰炸中丢

命 。 幼年 、少年时看到过同胞被炸死 、炸伤的血
肉横飞的惨状 ，因此常常不敢单独入睡 ，幼嫩的
心灵里印记的是日寇对同胞的屠杀和蹂躏 ，胸
中充满的是对日寇的仇恨与愤怒 。

由于逃难 ，不停地搬迁 ，我只上了两年多小
学 ，但因随父母学习 ，于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考入设在
四川合川县的国立第二中学 。该校系江苏省立
扬州中学于抗日战争爆发后迁来四川所组建

的 ，师生全为下江（江苏 、浙江 、安徽）来的“流亡
老师”和“流亡学生” ，人人都有一段悲伤的流亡
经历和对日寇的满腔仇恨 ，我和我们的同学们
怀着“前方流血抗战 ，后方要努力学习”的心情 ，
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刻苦学习 。

１９４５ 年 ，以无比欢欣心情迎来抗日战争的
胜利 。 １９４６ 年 ，国立第二中学迁回江苏 ，改为
江苏省立常熟中学 ，我随迁 ，在该校继续上初
中 ，１９４７ 年考入南京市立第三中学高中 。 在南
京 ，耳闻目睹旧社会的腐败与黑暗 ，受到同班进
步同学（地下党员）的宣传教育 ，怀着盼解放心
情 ，１９４９ 年春迎来了南京的解放 。 解放后 ，共
产党 、新中国干部廉洁奉公和解放军爱护人民
的形象 ，以及各方面欣欣向荣的局面 ，使我更加
热爱新中国 ，拥护共产党 ，怀着对党 、对国家有
所贡献的心情 ，响应党的号召 ，在高中阶段主动
停学半年 ，以全部时间参加南京市军管会清查
国民党政府档案的工作 。 １９５０ 年夏毕业于南
京市立第三中学高中 。

少年心灵中印记的是对日寇的仇恨 ，由此
而产生对苦难同胞的深切爱怜 。 “老吾老以及
人之老 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 、做人应有“恻隐之
心”和“岳母刺字 ，精忠报国”等等 ，这些中小学
教材的内容对我有深刻影响 ；特别是孙中山的
文章“要立志做大事 ，不要做大官” ，几乎成了自
己的做人指南 。 我 ８ 岁至 １４ 岁 ，住在四川农
村 ，先是在纳溪县长江与纳溪河边 ，后在合川县
嘉陵江与渠江边 ，常遇山洪暴发和江洪泛滥 ，多
次目睹淹地 、毁屋 、灾民流离失所以及江河中飘
浮人 、畜尸体惨状 ，有一种朦胧的想法 ，认为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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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若有本领防水灾 ，会救助人 ，那是真正做大
事 ，是最好 、最受人爱戴的人 。 少年时代这种模
糊的思想 ，播下了今后学“水利专业”的种子 。

１９５０ 年夏 ，高中毕业报考大学 ，那时是分
大行政区招考而不是全国统考 ，我第一志愿报
考了南京大学（原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）水利
系 ，并被录取 。 由于自幼潜意识中怀有对治水
的器重 ，自认所上的是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，使我
在大学里能够十分有兴趣地努力学习 。

许多老师的教诲 ，不仅使我学到知识与技
术 ，更培育了我的艰苦努力 、勇于创新的精神 。
例如 ，中学化学老师课堂上所讲世界上一些化
学家痴迷做化学实验的故事 ，令我由衷敬佩而
且要向他们学习 。 大学物理课老师沙玉彦教
授 ，授课中不仅理论透晰 ，而且深入浅出 ，引人
入胜 ；记得有一次讲“运动”的内容时 ，举出“从
牛车如何发展到汽车 、火车” ，一环扣一环 ，勾绘
出每个阶段的飞跃与创新 ，引导自己萌发创新
与发明的欲望 。 土壤力学老师黄文煦教授在讲
理论与技术时 ，经常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，举出
应用理论与技术的生动实例 ，而且点出进一步
要解决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，使自己领会到理论
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。我大学学的是水工专
业 ，毕业后改行随苏联专家卡尔波夫学习农田
水利三年 。 该专家具有精湛的教学与指导试验
研究水平 ，特别在学术上具有勇于创新的精神 ，
他多次针对当时国际上所提出并被世界广泛采

用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剖析 ，指出问题 ，提出自己
的新观点与方法 。 这种勇于批判 、善于创新的
精神对我影响深刻 。 在中学 、大学阶段 ，我喜看
的课外书籍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传

记 ，我领会并钦佩这些科学家为了科学 、为了探
索真理而完全忘我 、耐受艰苦 、坚韧不拔的精
神 ；我还喜欢看枟动脑筋博士枠 、枟趣味物理枠等科
普读物 。父母 、老师和社会读物的长期影响 ，使
我在青少年时打下了爱思索 、想创新 、耐艰苦的
根基 。

创新与收获

工作以后 ，不畏艰苦 、勇于创新的意识 ，因
党的教育和实践的磨炼而升华 ，认为科技工作
者的人生价值在于对科技 、对人民 、对社会和国
家有所奉献 ，而奉献之源是创新 ，创新之路在于
珍惜时间 、艰苦奋斗 、坚韧不拔 。

上世纪 ５０年代前期随苏联专家学习时 ，我
的老师卡尔波夫专家把当时国际上采用的计算

作物需水量方法归纳为“以水面蒸发量为指标”
和“以作物产量为指标”两类 ，这两类方法都是
先算出全生育期总水量 ，再按一定分配比例算
出各阶段需水量 ，后一方法是苏联最权威农田
水利专家考斯加可夫院士提出的 。我了解作物
需水量及其变化规律是科学灌溉的基本依据 ，
需水量计算历来是国内外灌溉科学研究中的重

要课题 ，当时我刚过 ２０ 岁 ，又是苏联专家学生 ，
但我不是盲目信服苏联大权威 ，而是破除迷信 ，
独立思考 。我认为水面蒸发量 、产量以及需水
量都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 ，这两种方法都是
用一种结果去推算另一种结果的纯经验方法 ，
不尽合理 ；总量是分量合成的 ，先算总量后按分
配比例确定分量更是本末倒置 。 我认为合理的
应是根据需水量的成因 ，用影响需水量的直接
因素 ，分阶段地计算需水量 。 于是我大胆探索 ，
大量分析我国观测资料 ，连续 ３ 年亲自作田间
试验 ，在 ５０年代末提出了以水汽扩散原理为基
础 ，以日照 、气温 、风速与栽培水平为指标的分
阶段计算水稻需水量的方法 ，这一方法成为我
国最早的按成因理论计算需水量的半经验方法

之一 。 虽然当时我国尚未引进英国人提出 、后
为世界推崇的彭曼法 ，但我当时所提方法中考
虑的主要因素和计算精度与彭曼法相类似 ，这
一方法已在我国南方一些灌区采用 ，６０ 年代
初 ，亦被苏联及越南水利刊物介绍 。

上世纪 ８０年代我率组研究节水条件下作
物需水量及灌溉的实时预报 。按常规理论与方
法 ，进行这种预报要采用许多在短期气象预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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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无法预报的气象因素 ，还要采用一些观测工
作量极大且难于测准的作物与土壤因素 ，故一
些专家 、学者认为根本无法进行这种预报 。 我
则大胆探索 ，走创新之路 ，在我国北方与南方布
点连续开展多年田间试验 ，根据理论分析与试
验成果 ，采用短期气象预报中能够预报的因素
取代不能预报的因素 ，用易于观测而且观测成
果可靠性大的作物与土壤因素 ，代替难于观测
和不易测准的因素 ，在这种变革的基础上 ，提出
了一套新的实时预报理论与方法 。 此方法已在
河北 、广西 、湖北的一些灌区中应用 ，促进了节
水 、高产 ，亦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国际灌排委
员会著名专家的高度重视 ，认为比联合国现今
向世界推荐的方法更先进 、更实用 ，已有美 、加 、
葡 、波几国和一些国际科研机构希望与我们进
一步合作研究 ，我亦应邀十几次去国外讲学和
在国际会上作报告 。 这一成果被水利部鉴定为
国际先进水平 ，获 １９９５ 年水利部科技进步二等
奖 。 这方面的开拓性研究成果 ，不仅在国内发
挥了作用 ，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 。

在灌溉工程的规划 、设计或用水管理中 ，作
物水分生产函数是缺水条件下指导节水和合理

利用水资源的最基本依据 。 国内外以往对多种
旱作物的水分生产函数开展了大量研究 ，但对
水稻却从无研究 ，成为空白 。 我了解发达国家
的种稻地区不缺水 ，不需研究 ；许多水稻面积大
又缺水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研究 ，但由于科技力
量不足而难于研究 。 我认为我国是世界上第一
种稻大国 ，又缺水 ，这一课题的研究应该由中国
来承担 ，这一空白应由中国来填补 。 于是 ，从
９０ 年代初就以此课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项目 。 由于各个研究阶段都取得创新性成果 ，
我们的科研组以水稻水分生产函数的内容连续

申请并被批准了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，
开展了 １２ 年研究 。 提出此项目要有大胆创新
的精神 ，试验的设备与方法是新的 ，研究的理论
与方法更有多处创新 ，特别是对于生产函数时
空变异的内容 ，不仅对水稻而是对任何作物过

去均无人研究 ，我们小组却提出了深入 、系统又
实用的成果 。 这一系列被水利部鉴定为有多处
创新的成果 ，已在我国 ７ 省（市）内较大面积上
推广应用 ，曾分别获水利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、国
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，
这方面创新成果对推动我国节水事业及节水科

技发展作出了奉献 。

艰苦与奉献

无数事例 ，特别是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的
经历使我明白 ，只有通过艰苦 、扎实的试验研究
工作 ，坚持不懈的努力 ，才能在科技上有所创
新 ，有所奉献 。我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大学毕业
的知识分子 ，参加过农村“四清”和“社教” ，下放
到过工厂 、农村等等 ，经历了很艰苦的磨炼 ，能
耐受生活上 、工作上的艰苦 ，但与过去革命军
人 、干部相比 ，乃至与当前贫困地区广大农民相
比 ，这些还不算特别艰苦 。 虽然历史不走回头
路 ，今后会逐步避免这类艰苦 ，但对于科研工
作 ，为了取得高质量 、高水平成果 ，必须不畏艰
苦 ，自觉 、主动地经受艰苦 、战胜艰苦 ，这样才能
有所收获 ，作出奉献 ，这方面我通过实践有深刻
体会 。

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６３ 年 ，我去海南岛华南亚热
带作物研究所开展橡胶灌溉试验研究工作 ，当
时正值国家困难 ，在当地几乎餐餐吃木薯或番
薯 ，那时的海南乡下几乎是一片荒凉 。 为了试
验 ，我住入试验胶林旁的茅棚内 ，无电 、无自来
水 ，住此棚要防蛇咬和白蚁干扰 ，床是架在埋入
泥土的木桩之上的铺板 ，木桩周围捆上树刺 ，以
防蛇爬上来 ，床旁摆一桌子 ，其中有一抽屉空
着 ，只放刀片和急救用的蛇药 ，以便万一被毒蛇
咬后 ，能尽快用刀片挖肉和搽药 、服药 ；夜间观
测入胶林时 ，要边走边拍巴掌 ，以便把蛇 、虫吓
走 。 夏天晚在煤油灯下工作要周身穿严实 ，以
防蚊蚁叮咬 ，年年闷热出痱子 。 在 １０ 公里以外
的所部楼房内为我留有住房 ，为了有利于观测
试验 ，我在茅棚内住了 ３年而从未入住该楼房 ，
·４４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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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种条件下取得了填补国内外空白的系统成

果 。 艰苦的工作与生活 ，换来了对国家的奉献 ，
履行了科技工作者的职责 ，我感到欣慰 。 为了
取得自认为满意的科研成果 ，我常是主动 、自愿
地去经受艰苦磨炼 ，去做俗称“自讨苦吃”的事 。
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，我们开展关于水稻非充分灌
溉方面的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 ，受
人力 、物力 、财力条件限制 ，许多人劝我只在一
个点上开展一种水稻的研究 ，这样也完全可以
完成研究任务 ，但我为了保证成果的代表性和
自认为的理想水平 ，克服困难 ，与我所领导的科
研组的成员们 ，不畏劳累 ，加大工作量 ，从第一

年起 ，就在我国南方及北方两处布点开展三类
水稻试验 ，最后又在珠江 、长江 、黄河 、海河四大
主要流域中都布点试验 ，这样取得了获国家科
技进步二等奖的成果 ，而且能在较大范围内推
广 ，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。

我认为 ，人生价值在于奉献 ，奉献的过程很
艰苦 ，但有益于国家 、有益于他人 ，能捶炼自己 、
提高自己 ，取得成就 ，感到愉快 ；这种艰苦是具
体艰苦 、总体愉快 ；这种愉快使自己在艰苦时不
觉痛苦 ，反而以苦为乐 。 大致正是由于自己乐
于奉献 、不怕艰苦 ，才能使我勇于创新 ，取得一
些成就和有所奉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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